
“你怎么敢说一年多就可以完成？ ”

与此同时，上影团队陆续与导演们接触，

想邀请他们执导电影《攀登者》，其中也包括

徐克。

徐克本就热爱登山运动， 听说上影要筹

拍这样一部影片，立刻激动起来：中国人还没

有一部登山题材的电影，非常难拍，非常值得

拍！聊到兴处，徐克和任仲伦交流起踏访名山

的经验和体会。

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共识和共鸣后， 徐克

主动提及：“大概什么时候进入筹备期？”他被

告知：明年国庆档。

作为著名导演他娴熟于电影制作流程。

他分析到：登山题材，剧本要写好不容易，拍

摄更难。需要高原拍摄，因为需要有珠峰独特

的气势；但是，特技特效更是少不了吧？“这些

统统加上去，工作量不能小看的，你怎么敢说

一年多就可以完成？”任仲伦说：“我们没有退

路”。后来，徐克担任了影片的监制，成为影片

的中流砥柱。

“让我们想想，还有谁？ ”

一个名字从脑海跳了出来———李仁港。

上影与李仁港导演合作过三部影片，他

是值得尊重的。 出了名的不超时、不超支，一

旦答应下的事，必定能在时限内完成。这是导

演的个人品质， 也是长期在香港电影商业化

运作下搏杀而得的职业习惯。在此之外，李仁

港喜欢做美术造型，拥有动作片的执导经验。

所以，相信他能为《攀登者》带来焕然一新的

呈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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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领命后匆匆回沪，紧急向市委宣传部领导

汇报并得到强力支持。 同时在上影班子会议上也得到积极

响应。 记得，最初将基本团队召集起来开会时，任仲伦讲了

几句话：这是按常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这

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我们必须赢；从今天开始，困难将是

无穷无尽的，我们必须战胜困难而不被困难所战胜。 会议

室里，所有在座的上影人感到一种壮士出征的气概。

的确，虽然国际上有不少登山题材的电影，但此前中

国并没有关于同类题材的电影问世，无论从高海拔造成的

多种困难、拍摄和技术经验，还是摄制团队和演员的经验，

几乎是一张白纸。

最关键的， 是时间极其紧迫———以往类似的题材创

作，少则三年，五年也很正常，但他们的计时器，一开始就

从进度条的 2/3处向着终点飞奔了。从 7月开始满打满算，

如果要在国庆 70周年献礼上映，只有 15个月的时间。 这

一年出头的时间， 对一部普通题材的作品来说都极为紧

迫，更不用说几乎从零开始的登山题材。

尽管一开始就预期到了重重困难，上影团队并没有意

识到，正应了《攀登者》的名字，整部影片从无到有的过程，

恰似一座待攀登的高峰，无论选取怎样的攀登路径，前方

等着他们的，都是未知的高度，和种种不可测的因素。

上影团队组织重点电影创作的一个习惯，就是找到影

片的“方向感”。 对于任仲伦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他

的擅长。 会议结束后，大家迅速分头找资料，关于当年中国

登山队的影像和文案资料、世界登山的历史资料、以及能

够找到的登山题材电影、纪录片近 20部，美国、澳大利亚、

英国、日本、韩国，只要能搜集到的，上影团队一部都不放

过，反复看、仔细研读、记录、讨论。

国外的登山题材影片，注重写实主义，主要表现人与自然的冲突，或者是

人在山难面前的选择与气概，还有就是登山者之间的生死情谊，并且将它放大

到极致。题材的规定性、场景的规定性、演员活动空间的规定性，会给影片带来

极大限制，也会给影片观赏造成很多缺失。

这是登山题材的魅力所在， 也是局限所在。 中国第一部登山电影如何突

破？ 能做怎样的突破？ “方向感”在哪里，谁都不知道，心里都没底。

其实在这时，在大量阅读、观影和讨论中，一个想法已经逐渐在上影团队

脑海中成型：这该是一部要表达中国英雄的电影，同时也是一部表达东方美学

的电影。 这是最初的“方向感”。

许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在面对一个已经拟定的题材时，很多时候电影的前

期设想都是从资料、文献的阅读开始，摸索到一个明确的方向，然后所有人朝

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将艺术构想一步步落实。 作为出品人，任仲伦就是那个

统筹各种主创力量朝着同一方向走的人。

这次的《攀登者》，任仲伦定了八个字基调：“相向而行，画龙点睛”。相向而

行很好理解，希望统筹所有力量向既定方向前行；而画龙点睛，则是找到影片

的灵魂：在思想价值上，应该是体现中国英雄即使面对艰难，也敢于勇攀高峰

的精神；在艺术价值上，则要突破登山电影写实主义，探索用东方叙事来讲述

整个故事。 中国英雄，东方叙事，应该是影片精神。 按他的经验：一部成功电影

还有个“三五定律”：五段左右精彩的情节或细节；五段左右精彩的视觉场景或

画面；五段左右精彩表演或台词。 如此，才能支撑起影片的精彩。

2 ?天降阿来”：有些事，真的不能差那么几年

7月，上影广场日光灼热。 此时，距离《攀登

者》上映，还有 14个月，这仍是一部只有初步的

构想，连剧本都没有、连编剧都不知在哪的电影。

剧本是电影拍摄的基础和核心， 离开剧

本，一切都是空谈。 谁来编剧？ 徐春萍用四个

字来形容：“天降阿来”。

2014 年，曾经表示一辈子不碰电影的作

家阿来就曾接受任仲伦的邀约， 破例出任了

电影《西藏天空》的编剧，上影副总裁徐春萍

与阿来相识也有着 20 年的交情。

在网上查找资料时， 负责影片统筹的陈

小兵非常偶然地发现 ， 阿来曾经做过关于

1960 年中国登山队的攀登资料采集工作。 后

来才知道阿来在 2014 年采访了当时还健在

的三位 1960 年登峰的登山队员，并极其巧合

地与 1975 年中国第一位登顶的女性登山家

潘多有过一次长谈。那次谈话后不久，潘多就

离世了。

也就是说，早在 4 年前，阿来就采集了大

量关于当时登顶的一手资料，而当 2018 年他

们为了《攀登者》找到阿来时，他所采访的对

象中，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 也就是说，如果

没有前期主动的资料收集， 即使阿来答应执

笔编剧， 他手头能够依据的材料与现在几乎

是天差地别。

于是，7 月底，任仲伦与徐春萍携上影团

队赶到四川都江堰见到了正在开作协会议的

阿来，因为彼此信赖，很快就把编剧事宜敲定

了下来。“阿来的加盟给了我们信心。有些事，

真的不能差那么几年。 ”徐春萍感叹。

很快， 阿来就提供了一个长达万字的提

纲，将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走向梳理了出来。

———但提纲只是大致方向， 离能够交给摄制

组的剧本仍有距离。 此时， 阿来完全投入了

长篇小说《云中记》的收尾写作，剧本创作只

能暂时搁置。 一头是分身乏术的编剧阿来，

一头是已经急得满头大汗的任仲伦 ，“怎么

办？ 我们只能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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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可能的挑战，每个人都是攀登者
国内首部登山题材电影《攀登者》拍摄纪实

本报记者 张滢莹

2018 年 6 月 27 日，正在老艺术家牛 家中做客的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接到了一
个电话。作为牛 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他正和老人一同收看中央电视台播送的习近平总书
记给表演艺术家牛 的信的新闻联播。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们想请上影承担一部国家重点影片，你们愿
意担当吗？ 电话那头语气和缓，却字字郑重。 任仲伦毫不犹豫：好。 我马上到北京。

这来自国家电影局的电话，表达了《攀登者》最早的意向征询。

几天后，他与国家电影局领导碰头，终于明确了电影主题：攀登珠峰。

从国家电影局的角度来说，1960 年中国登山队从北坡而上首登珠峰，当年的壮举感
天动地，完全可以拍成大片，由此体现共和国最重要的攀登精神：山再高，只要攀，终能登
顶。 选择上影，因为上影总是能担当起并完成国家重点任务。 近年的《辛亥革命》《西藏天
空》《东京审判》《亮剑》《高考 1977》，在重要历史节点出现的重要的电影作品。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上影厂成立 70 周年，它成立于 1949 年 11 月 16 日。 塑
造攀登者形象，无疑是具有时代象征的。上影在创作上始终有个传统，每当在重大的历史
关口上，我们需要总会有重要作品诞生。使命与担当，这是上影精神。上影在此时此刻，需
要一部真正有国家意义的扛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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